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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 光 如 水 ， 你 想 握 住 它 根
本 握 不 住 。 蓦 然 之 间 ， 又 要 到
腊八节了。

小 时 候 ， 家 里 的 老 房 子 有
座 连 着 大 门 的 三 间 东 房 ， 南 边
一 间 是 出 入 的 门 洞 ， 北 边 一 间
里 盘 着 土 炕 是 卧 室 。 居 中 一 间
对角线盘着一大一小两个锅灶，
大 锅 灶 在 东 南 角 ， 主 要 是 蒸 馍
用 ； 小 锅 灶 在 西 北 角 ， 主 要 是
做 一 日 三 餐 ； 大 锅 灶 西 边 ， 紧
挨 西 墙 ， 支 着 块 大 案 板 ； 大 锅
灶 和 案 板 中 间 紧 挨 南 墙 根 ， 放
着 一 个 水 瓮 ； 小 锅 灶 东 边 ， 盘
着 过 冬 用 的 土 炉 子 。 屋 子 中 间
靠 着 东 墙 ， 立 放 着 吃 饭 用 的 矮
腿 四 方 桌 。 所 谓 立 放 ， 就 是 桌
面 朝 里 、 桌 腿 朝 外 ， 立 起 来 放
置 在 一 条 长 矮 凳 上 。 吃 饭 的 时
候 ， 再 把 桌 子 搬 到 屋 中 央 ， 摆
正放好。这间屋子，既当厨房，
又做餐厅，还兼着会客的功能，
一 屋 多 用 。 就 在 这 狭 窄 逼 仄 的
屋 子 里 ， 母 亲 给 全 家 做 了 十 几
年的一日三餐。

为 做 腊 八 饭 ， 母 亲 在 腊 月
初 七 的 晚 上 ， 就 细 心 地 拣 好 了
黄 豆 、 红 豆 、 豇 豆 、 板 豆 、 花
生 豆 ， 淘 洗 干 净 ， 泡 在 碗 里 。
腊八早上起来洗漱罢，先和一大团足够全家
人 吃 好 几 顿 的 面 ， 盖 在 和 面 盆 里 醒 着 （因
为，腊八饭讲究一顿不能吃完，寓意家有存
粮）。然后，开始叠被子、褥子，把被褥整
整齐齐摞好，把炕上收拾干净敞亮。收拾好
屋子里面，又开始打扫院落，哪怕是只有一
片落叶，也要打扫干净。接着，给鸡拌食、
喂食，给猪拌食、喂食。

等这一切活计干完，母亲洗洗手，系上
围裙，开始揉面、擀面。我相信，母亲是懂
得时间管理学的。尽管母亲出生在 20 世纪
30 年代中期，没上过学念过书，只在村里
上 过 几 天 扫 盲 班 。 但 母 亲 对 家 务 活 统 筹 兼
顾、有先有后、穿插进行，绝对称得上是时
间管理的大师。

她 在 案 板 上 均 匀 地 撒 好 一 层 薄 薄 的 面
粉，把醒好的面从面盆里抠出来，开始揉，直
到揉成扁圆形，从架上取下擀面杖，两手分执
擀面杖两端，开始熟稔且有节奏地用力擀面，
不时会撒些面粉防粘。我曾观察过，当面团
被擀成片状，母亲是把面片卷在擀面杖上擀
的，擀一圈，就摊开来，撒些面粉；再卷起来，
再擀，再摊开，再撒些面粉……循环往复。母
亲擀面的功力和眼力绝对堪称一流，因为要
把偌大的面片擀得又圆又大薄厚均匀并不容
易。而且，我家的那块案板还不平展。听母
亲说，从木匠做成的时候，那案板就像犯了犟
驴脾气，拧巴着，对角下弯，中间上拱。可想
而知，在这样畸形的案板上，想把面擀薄厚均

匀，要有多高的技巧！
面片擀好了，母亲再撒些

面粉，然后把面片一层一层折
叠起来。待面片折叠好后，母
亲 便 开 始 施 展 刀 工 切 面 条 了 。
母亲的刀功也是一绝。她左手
按 着 叠 起 来 的 面 片 ， 右 手 握
刀，不仔细看，你根本看不到
她 握 刀 的 右 手 抬 起 按 下 的 动
作，就见握刀的右手赶着按面
片的左手迅速后撤，而在刀的
后面已然是迅速增多的切得一
般粗细、整齐划一的面条。若
拿尺子卡，都是半公分，毫米
不差，仿佛精密生产线的作业
成果，又像是排列整齐的受阅
部队等着接受检阅。近一米长
叠起来的面片，母亲用了不到
一 分 钟 的 时 间 就 切 好 了 。 接
着，母亲把切好的面条一把一
把 提 起 来 ， 在 手 里 抖 落 抖 落 ，
撒上面粉，放置在案板上。

面条备好了，母亲会掀开
小灶台上的锅盖，往锅里添上
多半锅水，把夜间泡好的豆子
下进锅，盖好锅盖。然后到柴
房里，抓一把碾过的麦秸，放
在几株棉花柴上，一起抱进东
房 的 小 灶 台 前 ， 开 始 生 火 造
饭。在灶火燃烧的间隙，母亲
麻 利 地 剥 葱 、 冲 洗 ， 切 下 一
截，切成葱花，又冲洗好一块

豆腐，切成一公分见方的豆腐丁。还会取出
家里的长柄小炒勺，添一勺底油，放进灶膛
里加热，感觉油快要冒烟了，取出炒勺，先
放豆腐丁，在油里炸出星星点点的金黄色，
再放葱花，用筷子翻搅几下，撒些花椒面，
再撒适量盐。此时，炒葱花的香味已经氤氲
在整个屋子里，又从屋里窜到院子里。

待锅里热气腾出，掀开锅盖，水哗哗翻
滚，豆类们在滚水作用下，翻上来沉下去，
已 煮 开 了 花 ， 母 亲 便 开 始 下 面 条 。 下 好 面
条，一边往灶膛里添柴火，一边不时掀开锅
盖，用筷子搅一搅。

那天，放学回家的我，一推开家门，腊
八 饭 四 溢 的 香 气 就 扑 鼻 而 来 。 我 赶 紧 洗 了
手，搬好饭桌、板凳，端菜、摆筷，一边唤
父亲、哥、姐吃饭，一边接过母亲舀好的一
碗碗腊八饭，放到饭桌上。闻着香喷喷的味
道，看着豆红色的汤汁，和卧在面条上煮开
花的黄豆、红豆、豇豆、板豆、花生豆和葱
花、豆腐丁，我不禁胃口大开，食欲大振，
甚至顾不上夹母亲做的其他几样菜，吃完一
碗，又舀一碗，一连吃了三碗。晚饭时，又
吃了两碗。

第二年，我小学毕业，考取了离村约五
十华里的县重点初中——安邑初中上学，吃
住在学校。后来，读中专、上班，集体灶上
吃饭，再没吃过母亲做的可口的腊八饭。

母亲的那顿腊八饭，成了我珍藏在味蕾
间和脑海里的永久记忆。

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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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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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 大 大 地 吃 了 一 惊 。 吃 惊 的
程度，不亚于和外星人不期而遇。

故乡的朋友说，崔家河水库飞
来了四五十只天鹅。

随即，她发来了一组照片和一
个视频。

一排排的杨树，密密麻麻出现
在我的视野之中。每一棵，都有胳
膊 那 么 粗 。 光 秃 秃 的 树 冠 挤 挤 挨
挨，好像在跳森林之舞一样。树干
是 白 色 的 ，被 阳 光 一 照 ，披 上 了 一
层金光。因为距离遥远，那些天鹅
真 只 是 一 些 白 色 的 点 点 ，看 不 真
切，它们好像落在树林中一样。更
近处，有荒草，有积水，像是很大的
湿地一样。

我很诧异，又充满疑问。那是
天鹅么？

第 二 张 图 片 ，距 离 近 了 一 些 。
每一棵杨树树干的二分之一，差不
多都浸在水中。湖蓝色的水面，散
发 着 冬 天 特 有 的 冷 幽 幽 的 光 芒 。
这一次，看真切了，的确，是有一些
白色大鸟在水中游弋。

视频，就更清楚了。一只只硕
大的、白色的天鹅，正在水中游弋，
浩 浩 荡 荡 ，像 是 一 只 只 小 船 。 不 ，
像一支袖珍的船队。

久违了，崔家河水库。童年的
记 忆 ，犹 如 夏 天 的 阳 光 一 样 ，铺 天
盖地洒开了，点点滴滴，都是温暖，
都是美丽。

崔家河水库，是为了泄洪和储
水而建。我一出生，这个水库就存
在了。水库里的水，都是中条山上
流下来的山泉水，以及雨天的雨水
汇 聚 而 成 。 那 一 条 从 中 条 山 上 奔
流而下的河，叫青龙河。它不仅是
我们的母亲河，也是我们村和另一
个村东下冯的分界线。

青 龙 河 从 中 条 山 的 东 北 方 面
奔 流 而 下 ，曲 曲 弯 弯 ，像 一 条 狂 舞
的 巨 龙 ，从 我 们 村 和 邻 村 穿 越 而
过 ，向 西 而 行 ，一 片 片 芦 苇 长 在 水
中。在夏天，芦苇丛里到处是好听
的 苇 莺 的 叫 声 ，此 起 彼 伏 ，像 在 开
音乐会，热闹，欢快，喜庆。那鸟的
叫 声 很 特 别 ，有 长 音 、短 音 、卷 舌
音 ，响 亮 ，有 力 。 最 终 ，又 绕 向 东

南，汇聚到崔家河水库。
崔家河是一个村名，想必是水

库建在崔家河的地界上，才叫崔家
河水库的吧。

在上小学的时候，我很少去崔
家河水库。倒是青龙河，常去。我
们村东西走向的主干道，一直通向
青 龙 河 ，穿 过 河 ，至 邻 村 ，再 直 走 ，
就上山了。而去崔家河水库，则是
南 北 走 向 ，我 们 向 南 走 ，可 以 直 达
崔 家 河 水 库 的 大 坝 。 大 坝 是 半 圆
形的，很高，沿着大坝东西走，向南
一拐，就走下大坝，就是主干道，直
接通向夏县县城。

去 青 龙 河 ， 多 半 是 打 猪 草 。
河 边 水 草 丰 美 。 我 喜 欢 看 奔 流 不
息 的 河 水 ， 有 时 候 ， 自 己 还 搬 动
石 头 ， 想 看 看 下 面 有 没 有 螃 蟹 。
有 时 候 ， 打 猪 草 时 ， 在 草 筐 里 放
一 本 小 说 ， 猪 草 打 满 一 筐 ， 就 坐
在 河 边 的 柳 树 下 看 小 说 。 如 果 是
三 六 九 的 集 日 ， 我 在 这 里 ， 就 希
望 能 碰 上 从 山 上 下 来 赶 集 的 老 亲
戚 ， 我 喊 舅 舅 和 舅 爷 的 。 他 们 牵
着 牲 口 ， 驮 着 药 材 、 木 材 ， 或 者
土 豆 、 粮 食 什 么 的 ， 在 集 市 上 去
卖 。 夏 天 ， 青 龙 河 的 河 水 不 深 ，
水 流 却 很 急 。 在 河 面 上 ， 有 人 放
上 一 块 块 大 石 头 ， 人 踩 着 石 头 ，
拉着缰绳，让牲口在水里行走。

小 时 候 ，我 学 游 泳 ，是 在 我 们
村 的 水 库 和 叫 作“ 深 井 ”的 另 一 个
水 库 里 学 的 。 一 个 水 库 大 、水 浅 ，

“深井”水深，但很小，长不足百米，
宽 仅 有 几 米 。 这 两 个 水 库 和 崔 家
河 水 库 相 比 ，那 可 是 小 巫 见 大 巫
了——崔 家 河 水 库 至 少 比 它 们 要
大 许 多 许 多 倍 。 第 一 次 见 到 崔 家
河水库，我惊呆了，不禁感到头晕，
而 且 具 有 深 深 的 恐 惧 感 。 如 果 我
一个人，不要说在崔家河水库游泳
了 ，就 是 站 在 河 边 看 一 看 ，都 会 感
到寒意袭人，望而生畏。

那年夏天，我跟着几个同学一
起来到崔家河水库。之前，我已经
在村里的两个水库中学会了游泳，
除了潜泳极其差之外，在水里游游
歇歇，还是能够比较自如地游几个
来回的。大人警告我，小心水里的

漩 涡 ，小 心 别 被 水 草 缠 住 胳 膊 腿 。
而 那 水 里 的 水 蛭 和 水 蛇 ，不 用 提
醒 ，我 是 远 远 会 避 开 的 。 那 一 刻 ，
我 很 后 悔 跟 同 学 们 来 。 我 是 一 个
很 胆 小 的 人 ，被 人 发 现 ，总 是 很 伤
自尊的。所以，在同学们的吆喝和
催 促 下 ，我 才 跳 进 水 里 ，在 岸 边 及
浅水水域里游了一回。

崔 家 河 水 库 的 四 周 ，除 了 道
路，就是无尽的田野。不远处的群
山 ，山 峦 叠 嶂 。 在 北 面 ，也 就 是 青
龙河汇入崔家河水库的入口处，长
满了杨树。从山上到山下我们村，
再 到 水 库 ，是 L 形 状 ，地 势 越 来 越
低 。 如 果 没 有 水 库 ，没 有 大 坝 ，如
遭遇洪水，地势低的村庄很容易遭
到水灾。

那一次在崔家河水库游泳，给
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。一回到家，
就被我爷爷知道了，他用捆麦秸的
绳 子 ，把 我 绑 在 我 家 院 子 的 枣 树
上 ，以 示 惩 罚 。 爷 爷 是 火 爆 脾 气 ，
在 我 家 ，以 及 方 圆 几 十 里 的 村 庄 ，
没有人不知道。夏天的中午很热，
不一会儿我被晒得汗流浃背，但没
有人敢帮我说话。一句话，就是爷
爷让我长记性。

后来，我才知道，在村里，爷爷
有个老亲戚。老亲戚家三个儿子，
老 大 最 聪 明 ，又 能 干 ，还 长 得 英 俊
潇 洒 ，其 余 两 个 都 有 点 痴 傻 ，而 这
个 老 三 就 是 我 同 班 的 同 学 。 老 亲
戚 家 的 老 大 ，还 没 有 结 婚 ，水 性 极
好 ，去 崔 家 河 水 库 游 泳 ，结 果 淹 死
了。爷爷无比惋惜、痛惜，所以，非
常害怕我去游泳。用爷爷的话说，
在 水 里 淹 死 的 ，都 是 水 性 很 好 的
人 。 我 知 道 ，爷 爷 的 怕 ，是 深 深 的
爱 ，只 是 ，在 童 年 的 时 候 我 并 不 能
理解。我很感慨，爱是人生最大的
学 问 。 终 其 一 生 ，恐 怕 都 难 以 参
透，多少人是怀着恨和误解离开人
世的。

从 前 ，我 们 村 里 吃 水 ，家 家 户
户 都 是 吃 自 己 家 从 井 里 打 上 来 的
泉水。几乎每一家都有一口水井，
用辘轳绞水。后来，日子一天天富
裕了，但水位下降了。所有的水井
都 废 弃 了 ，青 龙 河 干 涸 了 ，崔 家 河

水 库 也 成 了 一 片 荒 地 ，有 人 种 庄
稼 ，有 人 栽 树 ，有 人 种 蔬 菜 。 冬 天
的 时 候 最 荒 凉 ，高 高 低 低 的 荒 草 ，
在风中悲鸣，宛若人间一曲挽歌。

我 的 人 生 颠 沛 流 离 ，种 地 ，打
工，去外县读职业中学。偶尔经过
一次崔家河水库，内心也是一声叹
息。崔家河水库，是我们附近村最
大 的 一 片 水 域 。 它 就 像 大 地 的 眼
睛。我一直觉得水就是灵性，是大
自然给生命最宝贵的恩赐。

无论是读大学时光，还是工作
之 后 ，每 一 次 回 到 村 里 ，我 总 是 要
找 发 小 聊 聊 ，回 忆 往 昔 美 好 时 光 。
聊天时，总不忘问问崔家河水库咋
样，有水吗？发小说，水干啦，今年
旱得厉害。好像年年如此，也许有
过 水 的 时 候 ，只 不 过 和 我 失 之 交
臂 ，我 无 缘 看 到 。 过 去 ，都 是 无 限
的 美 好 ，向 前 看 ，如 同 崔 家 河 水 库
一样，昏昏沉沉，迷迷蒙蒙，惘然若
失。

去 年 冬 天 ，回 到 村 里 ，发 现 人
们在疏浚河道，青龙河里尽是白花
花的石头和沙子。忍不住，向发小
提 出 看 看 崔 家 河 水 库 想 法 。 发 小
很 痛 快 就 答 应 了 ，开 上 车 ，就 陪 我
来 到 了 崔 家 河 水 库 的 大 坝 。 他 把
车 开 得 很 慢 ，望 着 车 窗 外 的 水 库 ，
心里很悲凉。满眼的茵陈蒿，一团
一 团 ，黄 得 发 黑 。 这 些 野 草 ，在 乱
石 滩 、荒 地 、土 埝 上 ，长 得 最 旺 盛 。
小 时 候 ，我 们 家 家 户 户 烧 柴 火 ，茵
陈 蒿 是 最 好 的 引 火 之 物 。 站 在 崔
家河水库的大坝上，发小指着崔家
河村对我说，我们的另一个伙伴的
坟 就 埋 在 那 个 地 方 。 我 们 几 个 都
是 文 学 少 年 ，年 龄 最 多 相 差 一 两
岁。我不胜唏嘘，心里深深地感慨
道 ：“ 美 好 的 时 光 一 去 不 复 返 了 。
童年，文学梦，水……都远逝了。”

崔家河水库有水了！
崔家河水库的水，复活了我久

违的记忆。而白天鹅，这是第一次
来啊。从黄河岸边，从河南的三门
峡，从邻县平陆飞来了。这吉祥的
天鹅啊，你是信使，是天使，你为什
么 而 来 ？ 你 是 想 悄 悄 告 诉 我 一 句
话吧：未来更美好！

天 鹅 落 在 水 面 上天 鹅 落 在 水 面 上
■■安武林安武林

卫 生 ， 是 太 阳 村 的 名 片 。 街
道，干干净净。屋舍，漂亮整洁。
白 雪 ， 晶 莹 剔 透 ， 洁 白 无 瑕 。 天
使 的 洁 白 ， 地 舍 的 洁 净 ， 天 地 邀
约的不解之缘。

冬 是 雪 的 原 乡 ， 雪 是 冬 的 主
场 。 寒 冷 的 冬 天 ， 如 果 没 有 几 场
雪 的 降 临 ， 那 还 是 冬 天 吗 ？ 那 就
算不上是真正的冬天。

干 燥 漫 长 寂 寥 的 冬 季 ， 充 斥
着 无 边 无 际 的 寒 冷 ， 人 们 最 关 心
的 是 天 气 预 报 里 的 雨 雪 天 气 ， 期
盼 雨 雪 兆 丰 年 的 年 景 。 雪 是 冬 的
大 戏 ， 大 戏 来 到 了 ， 足 以 让 冬 闲
的村民喜气洋洋。

“ 风 是 雪 的 舅 舅 ”， 这 句 农 谚
不 无 道 理 ， 天 寒 地 冻 的 四 九 天 ，
西 北 风 呼 呼 地 刮 。 太 阳 村 北 大 街
赤裸裸的槐树树冠虬枝左摆右晃，
小 树 更 是 身 不 由 己 。 墨 松 翠 柏 松
涛 怒 吼 。 行 人 穿 大 衣 、 戴 棉 帽 、
围 长 巾 ， 步 履 艰 难 ， 骑 电 动 车 的
小伙子也放慢了速度。“山雨欲来
风满楼”。今冬的第三场雪如期而
至。

玉蝶翩跹起舞，梨花满枝头。
万 物 披 素 ， 皑 皑 白 雪 掩 去 地 面 的
芜 杂 ， 遮 住 来 路 ， 盖 住 过 往 ， 仿
佛 世 界 被 重 置 ， 归 于 一 片 宁 静 、

安 宁 、 祥 和 ， 使 人 忘 记 躁 动 与 忙
碌。

纷 纷 扬 扬 的 雪 ， 止 不 住 人 们
的 脚 步 。 单 调 的 乡 间 ， 日 子 ， 因
一场雪的款款而来变得格外温馨。

老 年 协 会 活 动 室 ， 腿 脚 利 索
的 老 者 从 不 同 巷 道 走 来 ， 这 里 是
他们的乐园，幸福时光的聚集地。

爱 好 文 字 的 老 杨 、 老 刘 、 老
韩 ， 戴 着 老 花 镜 ， 手 捧 爱 书 认 认
真 真 地 品 读 ， 书 香 吸 引 ， 一 会 儿
乐，一会儿忧。累了，相互交流，
谈得津津有味。

那几个练书法的，聚精会神，
笔 走 龙 蛇 ， 旁 观 者 声 声 喝 彩 ， 惊
动了一旁打扑克的爱好者。

棋 手 老 郭 与 老 张 你 来 我 往 ，
步 步 为 营 ， 眼 睛 直 直 盯 着 对 方 的
破 绽 。 观 棋 者 虽 说 观 棋 不 语 ， 其
实 对 内 行 来 说 心 里 更 清 楚 ， 真 想
拿 起 棋 子 为 保 驾 的 一 方 走 一 步 好
棋。

外 面 下 雪 寒 冷 ， 屋 内 热 气 腾
腾。

大 雪 封 门 ， 围 炉 夜 话 。 一 个
个 昏 黄 的 窗 棂 里 ， 弥 漫 着 闲 适 的
光 亮 。 爱 热 闹 的 张 明 家 温 暖 如
春 。 憨 憨 的 火 炉 蹦 出 温 暖 的 光 。
张 明 、 韩 朋 、 韩 海 海 几 个 男 人

们 ， 拿 出 小 型 卷 烟 机 ， 一 支 支 烟
卷 从 机 里 吐 出 。 你 一 支 、 他 一 支
凑 在 一 块 喷 云 吐 雾 ， 屋 子 里 袅 袅
蓝 烟 缭 绕 。 做 针 线 活 的 女 人 们 大
声 制 止 了 他 们 的 污 染 。 孩 子 们 听
爷 爷 讲 述 红 军 攻 城 略 地 的 战 斗 故
事如痴如醉。

谁 在 深 夜 痴 痴 地 等 待 雪 中 夜
归 人 ？ 村 “ 两 委 ” 一 班 人 正 在 热
烈 讨 论 太 阳 村 乡 村 振 兴 、 新 农 村
建 设 的 新 思 路 、 新 作 为 ， 要 把 太
阳 村 由 “ 全 国 卫 生 模 范 村 ” 打 造
成“全国文明卫生模范村”，建成
宜 居 、 宜 业 、 宜 游 的 高 标 准 新 农
村。

雪中的村民，不一样的爱好，
不 一 样 的 年 龄 ， 不 一 样 的 打 算 ，
不 一 样 的 期 待 ， 干 着 不 一 样 的 事
情。

一场降雪，给村子送来清洁、
静 谧 、 美 丽 ， 也 给 人 送 来 欢 喜 的
回 忆 。 思 绪 油 然 飞 回 到 几 十 年 前
儿 时 下 雪 的 情 景 。 我 清 楚 记 得 ，
那是 1959 年的冬天，天气特别冷，
冻 得 我 的 小 手 肿 得 像 癞 蛤 蟆 的 脊
背 。 鹅 毛 大 雪 下 了 一 场 又 一 场 。
中 年 的 父 亲 在 巷 子 里 去 学 校 胡 同
的 拐 弯 处 ， 等 着 我 放 学 回 家 。 怕
我 不 小 心 摔 倒 ， 父 亲 粗 糙 的 大 手

牵着我的小手，一股暖流涌全身。
父 亲 稳 健 的 步 伐 踏 雪 而 行 ， 发 出
咯 吱 咯 吱 的 声 音 ， 留 下 深 深 浅 浅
的 脚 印 。 那 是 大 地 的 回 响 ， 父 爱
的 力 量 。 父 亲 在 院 子 里 堆 了 一 个
雪 娃 娃 ， 歪 戴 着 草 帽 ， 镶 嵌 了 两
条 木 炭 当 眉 毛 ， 黑 炭 块 当 眼 睛 ，
插一根胡萝卜做鼻子，憨态可掬，
太 可 爱 了 。 我 穿 着 妈 妈 做 的 千 层
底 雪 地 走 路 不 打 滑 ， 与 强 强 、 云
云 、 忠 武 几 个 小 伙 伴 把 雪 拧 成 雪
球 打 雪 仗 ， 打 得 热 火 朝 天 ， 各 有
胜 输 ， 一 个 个 变 成 了 小 雪 人 。 院
子 里 一 片 娃 娃 们 的 欢 笑 声 ， 那 是
多 么 欢 快 、 热 闹 、 无 忧 无 虑 的 场
景。

一 场 雪 ， 太 阳 村 变 了 模 样 。
宽 阔 的 村 中 心 广 场 ， 尽 被 皑 皑 白
雪 覆 盖 。 高 大 的 钟 楼 、 飞 檐 斗 拱
的 三 义 庙 、 巍 峨 的 大 戏 台 、 特 色
建 筑 的 展 览 馆 、 党 群 服 务 中 心 等
建 筑 银 装 素 裹 ， 鳞 次 栉 比 。 街 道
两 旁 原 来 光 光 秃 秃 细 瘦 的 枝 条 也
变 成 了 肥 嘟 嘟 生 动 有 趣 的 雪 枝 雪
条 。 天 地 一 色 ， 玉 树 琼 花 ， 太 阳
村变成了白色童话般的人间仙境。

雪落太阳村，太阳村好风光。
雪 ， 带 着 暗 香 ， 怀 着 清 丽 ， 奔 赴
一 场 与 洁 净 卫 生 太 阳 村 的 天 涯 邀
约 ， 把 幸 福 祥 和 带 到 人 间 。 雪 是
水 的 轮 回 ， 是 冬 季 盛 开 的 诗 行 ，
充 满 纯 粹 的 诗 意 与 美 感 。 雪 是 春
的 使 者 ， 冬 季 美 丽 的 六 棱 花 。 在
一 片 洁 白 中 净 化 心 灵 ， 感 受 生 命
的 宝 贵 与 美 好 ， 洗 涤 内 心 的 繁 杂
与喧嚣。

雪 落 太 阳 村
■韩喜申

大寒时令，好大一场雪，涤尘
杀菌，滋润田禾，好雪兆丰年！

哇……早晨拉开窗帘，被外面
的雪景惊艳。房上路上花带上，都
被厚厚的积雪覆盖，一辆辆停泊的
小 轿 车 ， 变 成 了 肥 胖 臃 肿 的 北 极
熊，挤靠着蹲在雪地上。塔松被厚
厚白雪压衬，更显得层次分明，更
显得塔形完美。银装素裹的大地，
整洁、素雅、迷人！

每逢下大雪，我都格外兴奋，
我是摄影人，这是拍摄美景的绝佳
时机，生怕错过造成遗憾。

20 世 纪 80 年 代 起 ， 我 为 拍
“原驰蜡象”的诗意，早晨独上中
条山，攀登高峰时不慎滑落，差点
摔死；在拍长城时，因蹲等游人点

缀画面，时久站不起身，被人搀扶
着 下 山 ； 在 右 玉 杀 虎 口 拍 塞 外 寒
冬，冻得按不下快门；与影友在马
家沟拍雪景，车冻得发动不着，人
推车行……为拍一张好片，有许多
故 事 ， 许 多 艰 辛 ， 不 叫 苦 ， 不 知
悔，偏偏就乐此不疲。

拍雪景是有讲究的，不动脑子
是很难拍出好片的。你不仅要熟悉
手 中 的 设 备 ， 运 用 平 常 的 摄 影 技
巧，还要懂雪地准确的曝光量、黑
白灰的影调还原程度、色彩在雪景
中的点缀、黑白在图中的对比，等
等。在体裁上也需要动脑，选择拍
静物，还是拍动感，是拍广角大场
景，还是拍特写，都得认真推敲，
才 能 用 好 光 圈 速 度 ， 达 到 聚 焦 清

晰、曝光准确、画面精美！比如你
拍 雪 中 警 察 指 挥 交 通 ， 飘 飞 的 雪
花、行驶的车辆、警察手中的指挥
棒等，快慢都有速度变化，让谁虚
谁实，怎么表达你想要的主题，拍
出的效果能如愿；不动脑子，不精
准操作，拍得再多，也只能是一堆
废片，不会有佳作。

很多人爱拍雪景，尤以美女为
最，纯白的世界，娇美的容颜，曼
妙的身姿，仙境丽影，赏心悦目，
何乐而不为！

雪 后 携 好 友 闺 蜜 ， 邀 上 摄 影
师，在雪景雪地尽情地玩、潇洒地
耍、浪漫地拍，也是人生乐事！但
拍 照 容 易 ， 拍 好 不 易 。 是 以 景 为
主 ， 还 是 以 人 为 主 ； 是 拍 全 身 半

身，还是特写；特写是拍正面、侧
面，还是三分之二面？请诸君拍前
做 好 功 课 ， 望 玩 得 开 心 ， 拍 得 漂
亮，能有佳照珍存、传世，甚好！

望雪兴致即起，换衣整装准备
出发，家人见了严令禁出！年近八
旬，腿脚不便，摔一下怎么得了？

从艺半辈子，摄影几十年，已
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，放不下丢不
了。这许多年已不再背大相机，只
拿手机拍拍。凡是眼睛看到的人物
风景，思想还是在构思画面，考虑
怎 么 拍 摄 好 。 痴 迷 于 此 ， 本 性 难
移 。 虽 无 豪 情 再 去 登 山 涉 水 下 矿
井，但创作的激情仍在，时时处处
都想用艺术来表达情感。真是个艺
痴！

外面雪景拍不成，在室内，我
把各个窗口爬遍，不同角度、不同
时 段 拍 了 几 十 张 照 片 ， 记 下 这 场
雪。

瑞雪兆丰年！我愿似这雪，化
作水，滋润小麦、滋润草木、滋润
人间。

大 寒 居 家 拍 雪 景大 寒 居 家 拍 雪 景
■■樊晋英樊晋英

雪
是大地寄出的最后一封素笺
落进腊月的掌纹里
洇开，一片寂静的白
风把“寒”字，磨成薄薄的刀刃
刮过枯枝
刮过窗棂
刮不走燃气灶上的蓝焰
和窗台上待挂的红灯笼
腊月的第一天

冬
站在最高处
沉默着，交出所有凛冽
我们裹紧衣衫
在暖灯下
数着日子
也数着
冰层下
悄悄涌动的
春潮

大寒
■王晓霞


